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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杨的理发店开在山城苗圃巷深
处 ，招 牌 只 有 两 个 字 ：精 剪 。 店 面 不
大，一间屋子，两把椅子，一面镜子，几
盆绿萝点缀其间。阳光从玻璃门外斜
斜地照进来，落在椅子的扶手上，像敷
了一层薄薄的金粉。

我曾顶着秃头走进他的店。小杨
像雕刻作品似的，把我头周边残存的
头发修了又修，再仔细梳上头顶，让我
好 歹 保 持 一 副 文 雅 端 庄 的 模 样 。 今
晚，我是他关店前的最后一位顾客，彼
此 像 家 人 一 样 随 和 。 他 一 边 给 我 理
发，一边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第一次拿起剪刀时，是为一个小
男孩理发，手还有些微微发紧。那时
我是小年轻，顾客也是小孩。小男孩
坐在椅子上，双脚够不着地，乖乖地垂
着头，露出一截细嫩的后颈。他妈妈
说：“剪短一点就好。”我却对着那蓬松
柔软的头发端详了许久，剪刀悬在半
空，像在斟酌一句人生的诗。最后我
小心地下剪，每一剪都轻盈而缓慢，生
怕惊扰了那颗年少的心。

那个孩子后来就认定了我。小学

时他理平头，初中时开始在意发型，高
中时学会了说：“两边推短一点，上面
稍微修修。”剪刀陪着他一寸一寸地长
大，刀刃开合之间，时光悄无声息地流
走。他偶尔在镜子里与我对视，眼神
从懵懂到清亮，再到少年特有的锐气。
我不说话，剪刀也不说话，但我们都知
道 ，这 一 刀 剪 下 去 ，应 该 剪 成 理 想 的
模样。

后来他去西安上大学。有一年回
来，走进店里，往椅子上一坐，长长地
舒了一口气。他说在西安找过好几个
理发师，剪完总觉得哪里不对，说不上
来 ，就 是 不 自 在 。“ 绕 了 一 大 圈 才 明
白，”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靠
谱 的 审 美 和 懂 你 的 人 ，真 的 无 可 替
代。”我握着剪刀，心里忽然一热——
这大概就是他每年回安康的理由吧。

这样的事，不止发生在他一个人
身上。店里还有一位退休教师，每个
月 最 后 一 个 周 五 准 时 来 ，雷 打 不 动 。
他不怎么说话，但每次理完发，都会对
着镜子打量好一阵，然后满意地点点
头。有一次他忽然开口：“光顾你这里

八年了。就你这儿，让人还记得年轻
时的模样。”还有一位年轻姑娘，来时
怯怯的，说自己在别的理发店总被推
荐各种烫染套餐，她只是想修修分叉
的发尾。我给她修完，她对着镜子看
了很久，眼眶有点红：“从没有人这么
懂得我的心意。”

剪刀在我手里，但我渐渐明白，真
正剪出好发型的，是耳朵，是心灵，是岁
月。那几盆绿萝从开店那天就绿着，藤
蔓垂下来，绕着窗框慢慢爬，长了一轮
又一轮。有时候剪着剪着，我会从镜子
里瞥见自己鬓角的银发，才惊觉自己早
已从理发少年变成了大叔。而那个当
年够不着脚踏板的小孩，如今常常西装
革履地走进店里，把领带夹轻轻取下
来，对我说：“老样子。”

他的婚礼发型是我做的。那天店
里难得地热闹，他带着伴郎们一起来，
笑得跟儿时一样灿烂。我给他吹好发
型，他站起来，忽然给了我一个拥抱。
很紧，很热。像那些年每一缕碎发落
地的声音，被时光收拢在一起，忽然就
落到了实处。

想起师父当年对我说的话。我学
成归来与他告别问道：“做这一行，最
重要的是什么？”他正在给一位老大爷
刮脸，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让人放
心地来，安心地走。”这句话我记了二
十年。现在我也常常和年轻发型师聊
天 ，他 们 有 的 追 求 客 满 ，有 的 追 求 办
卡，总问我怎么才能火起来。我想了
想，告诉他们：最好的生意，从来不是
门口排着长队，而是有人十年如一日
地选择你，笃定你的手艺，把理想的发
型放心地交给你。

理完发已是九点半。小杨开始打
扫 地 上 的 碎 发——这 是 要 下 班 的 前
奏。一地的碎发，黑的黑，白的白，像
日子的刻度。他扫成一堆时，忽然停
下手，仿佛看见每一根头发背后都藏
着一个故事。怔了片刻，他才小心翼
翼地把这些故事般的碎发收进桶里。

剪刀在手，人生似梳。一剪一剪，
剪 出 的 是 发 型 ，留 下 的 ，是 信 任 的
年轮。

走出苗圃巷口，回望巷子深处，那
盏灯还亮着。巷子很深，很深。

吕河口，顾名思义，就是吕河汇入
汉 江 的 入 水 口 。 这 里 曾 经 有 个 古 镇
——吕河古镇，镇上有条古街——吕
河老街。在汉江水运发达的昔日，它
是秦楚、巴渝地区商品贸易的重要中
转站，吕河渡口享有“西北第一渡”的
美誉，其繁荣景象曾被形容为“陕南的
清明上河图”，成为旬阳三大古镇之
一，久负盛名。

我家住在吕河上游十公里处的平
定河口，也是平定河汇入吕河的入水
口。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吕河双井
初中就读，后考上安康农校。无论是
上学，还是回家，每次都要从吕河老街
经过。我对老街的小巷非常熟悉，也
深有感情。曾经在街头买烧饼馍，在
中街读小人书，在后街那口古井里喝
甜丝丝的水，至今仍历历在目。青石
板、吊脚楼、板壁墙，商铺林立，人流如
潮，老街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自从旬阳电站建成蓄水后，水位
上升，吕河老街整体拆迁，过去的影像
如电影般闪现。今年小满时节，雨后
天晴，我自驾从旬阳城区出发，过汉江
大桥，走江南路溯江而上，穿过吕河冬
青隧道，沿老路前行，眨眼间就到了吕
河渡口。

寻找昔日的码头，哪里还有丝毫
的影子。过去的趸船不见了，停在渡
口的车辆不见了，一江两岸的沙渚也
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汪洋。那
一望无际的水域，是那样的浩渺，那样
的清澈，那样的深邃。江北的秦岭，江
南的巴山，都在碧波荡漾的湖水里漂
浮着，熟睡着，沐浴着，如此安详而唯
美。山环水绕，山水相依，水天相接，
真是山的王国，水的天堂。

来 到 吕 河 与 汉 江 交 汇 口 ，河 这
边 的 上 街 头 、河 那 边 的 大 沙 丘 都 消
失 殆 尽 。 由 于 湖 水 回 流 ，过 去 流 量
偏 小 的 吕 河 也 变 成 汪 洋 一 片 ，与 一
侧 的 汉 江 相 互 交 融 ，分 不 清 彼 此 。
一 眼 望 去 ，所 看 到 的 是“ 三 山 夹 两
湖 ”的 绝 美 自 然 景 观 ：南 岸 的 卧 牛
山，北岸的秦岭余脉，还有中间的南
黑 山 ，被 两 湖 清 水 分 割 着 ，环 绕 着 ，
拥 抱 着 ，亲 吻 着 ，涤 荡 着 ，形 成 一 幅

“山在水中，水在山中，山重水复，云
雾 缭 绕 ”的 美 丽 画 卷 。 尤 其 是 眼 前
被 两 湖 围 裹 的 险 滩 村 ，俨 然 成 为 半
岛，清秀而又精致，从这里可以望见
远 处 若 隐 若 现 的 毛 公 山 ，近 处 环 境
优 美 的 村 庄 院 落 ，无 不 令 人 心 驰 神
往 。 时 值 初 夏 ，山 上 的 花 草 树 木 葳
蕤 丰 茂 ，漫 山 遍 野 全 是 毛 茸 茸 的 深
黄和深绿，在阳光的映照下，是那样
柔 和 ，那 样 舒 服 ，那 样 养 眼 ，还 有 山

下 黄 灿 灿 的 油 菜 ，田 里 黄 澄 澄 的 麦
子，它们成熟的模样倒映湖中，无不
充满神奇而又灵动的意境。

我始终被远方的群山、村庄与湖
泊吸引着，竟然忽略了脚下崭新的汉
江大堤。这道江堤是在老街淹没前修
建而成的，从下街头的吕河渡口起，一
直延伸到上街头，坚固厚实，宽阔优
美，既是防洪堤，又是观景路。在大堤
接近上街头的地方，我看到了一排房
子和门前的运动场，原来这是“水上训
练基地”，不少水手正在湖面训练水上
划艇，出水入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大堤里侧的百年老街，同步进行了改
造，青石板路修葺一新，老建筑里开出
了新店铺。

站在水上训练基地入水处，上街
头的吕河口上新建了一座大桥，人车
往来，行色匆匆，比过去的轮渡方便多
了。瞥见桥梁，猛然想到汉江码头下
游的那座汉江大桥，也是前几年建成
通车的。千百年来靠渡船过河的吕河
口，几年间新增两座大桥，这是时代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确实令人惊叹不
已！现在，汉江、吕河两岸连为一体，
四通八达，人们再也不用为过河过江
排 队 等 船 而 发 愁 了 。 站 在 河 堤 上 瞭
望，汉江大桥高大雄伟，吕河大桥精致
美观，桥上车流不息，桥下波光粼粼，
远观成为风景，美不胜收。

突然想起青少年时代上学和工作
时的情景，每次我都是从老家出发，在
平定河口涉水过河，沿卧牛山走羊肠
小道，来到上街头，穿过街道，去外面
的世界读书学习。后来参加工作，从
县城回老家，走的也是这条老路。现
在再也不用步履不停了，因为我看到
卧牛山下新修一条公路，下连江堤，上
通老家门口，变化就在转眼间。如果
开车走十天高速引线，那就更快捷了。
漫步河堤，满目清新，凉风习习，不时
遇见熟人，共同回忆老街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尽
管 吕 河 口 水 上 乐 园 项 目 建 设 刚 刚 起
步，但是已经显示出广阔的开发前景。
据介绍，吕河镇将积极探索“农文旅
体”融合发展思路，推出特色民宿、水
上乐园、休闲农渔庄、农家乐、小型采
摘园等，提供高质量服务保障，打造集
吃、住、游、赛、购于一体的全方位娱乐
消费圈。

瞧见山乡巨变，我心里热乎乎的，
多么好的地方，多么美的山水，多么宏
伟的发展前景呀！不久的将来，这里
定会成为汉水沿岸一颗璀璨的生态明
珠，成为一处旅游胜地！

吕河口漫记
□  赵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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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顷湖水泛着粼粼波光，温柔的湖风
掠过沿岸青山，漫进层层叠叠的枇杷林。
晨光斜落枝头，满树枇杷褪尽青涩，颗颗金
黄饱满垂挂枝丫，清甜果香随风漫溢，浸染
整座湖畔山村。

天色微亮，晨露还凝在枝叶间，清泉村
种植大户张善猛便挎着竹篮踏入果园。他
抬手稳稳托住被硕果压弯的枝条，指尖轻
扣果柄微微转动，圆润的枇杷便轻轻落入
篮中。果皮沾着微凉水汽，触摸间皆是山
野独有的温润质感。一次次俯身、抬手、摘
果，日复一日的劳作，将瀛湖夏日独有的生
机，稳稳定格在这片山水田园间。

得天独厚的湖水沃土，孕育出瀛湖枇
杷独一份的醇香。清泉村、桥兴村依偎湖
水而生，宽阔水域调节出温润的山地小气
候，坡地土壤疏松肥沃，富含天然硒元素。
枇杷树扎根湖畔沃土，朝吸湖间晨雾，暮沐
山间晚风，在四季更迭中静静沉淀养分，长
成果肉厚实、汁水丰沛、回甘绵长的上乘鲜
果。这份自然滋养出的风味，无可替代。

枇杷的生长，守着四季时序。深秋草
木萧瑟，万物归于沉静，枇杷树却悄然孕育
花苞，细碎白花隐于浓绿枝叶间，迎着寒霜
凌寒绽放。漫漫冬日里，果农们从未停歇
管护：手持枝剪修整冗杂枝干，俯身清理林
间杂草，翻松泥土养护树根。他家果园坚
持施用农家有机肥，不催熟、不速成，以踏
实耕耘，为果树积蓄充足生长力量。

春风渡江而来，繁花落尽，枝头探出星
星点点的青果。幼果簇拥成团，密密麻麻
挂满枝梢。果农们蹲身林间，细心剔除瘦
小孱弱的果实，保留长势健壮的果穗。待
果子日渐饱满，他们逐一对果实套袋防护，
抵御飞鸟啄食、烈日风雨侵袭。如今种植
大户老张管护 30 多亩枇杷园，牵头打理村
组连片种植基地，凭着诚心栽种，让自家枇
杷收获远近口碑。

待到枇杷通体鎏金，山野村庄便迎来

热闹采摘时节。四方游客循着果香奔赴而
来，穿梭在苍翠繁茂的果林深处。游人驻
足树下，仰头挑选心仪鲜果，伸手轻摘枝头
金丸；孩童穿梭嬉戏，剥开果皮便品尝鲜
甜，醇厚汁水浸润心脾，清脆笑语回荡山
谷。游人赏湖光山色，享采摘闲趣，一幅和
美安逸的乡野图景，在瀛湖岸边徐徐铺展。

忆往昔，村里枇杷零星散种，不成规
模。老张守着几株老树，终年勤恳劳作，收
入却十分微薄，满园香甜只能深藏乡野，鲜
为人知。乡村振兴的春风吹拂湖畔，当地
政府立足瀛湖生态禀赋，科学划定环湖枇
杷种植产业带，通过改良引进“大五星”“白
沙”等新品种，倾力打造清泉、桥兴两大核
心种植产区。农技人员常驻田间地头，手
把手传授修枝疏果、病虫防护、科学养护技
艺，统一规范种植标准，让零散果树逐步成
为带动村民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瀛湖枇
杷也获得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成为当地

响亮的林果产品。
每年鲜果上市，老张依托线上平台实

景直播，以湖水风光为底色，现场采摘推介
鲜果，把家乡枇杷的地道风味，传递给天南
地北的食客。线下采摘客流络绎不绝，线
上订单接踵而至。每日新鲜采摘的枇杷经
过精细分拣、规范打包，优品鲜果远销各地
市场，广受消费者青睐。连年举办的枇杷
采摘节庆活动积聚人气，带动周边民宿、农
家餐饮蓬勃兴旺。枇杷膏、枇杷蜜等深加
工产品陆续面世，让一季时令果香，化作四
季源源不断的增收底气。

湖风拂过碧波湖面，裹挟淡淡果香萦
绕青山乡野。岁岁初夏，枇杷如约泛黄。
这满树金黄，是秦巴山水慷慨的馈赠，是果
农长年坚守的汗水结晶，更是湖畔村落蒸
蒸日上的生活图景。湖山长青不改，果香
岁岁绵长，瀛湖沿岸的寻常百姓人家，伴着
一树树鲜甜枇杷，日子越过越红火。

母爱永恒
□  易安定

2020 年春天，春寒料峭。寒冷和
困顿叠加在一起，有种悲凉。立春这
天，母亲永远地走了！母亲走了，留下
的是无尽的思念，也留下了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以不同的形式
融入生活，化悲痛为我们前行的动力。

母亲生于农家，铸就了她一生的
坚韧与质朴，也沉淀了她勤劳善良的
底色。岁月在她手上留下老茧，却磨
不掉那份对生活的热忱与担当。印象
里，母亲样样农活都能干，男人能干的
活她也能干。比如犁地、挑大粪——
这本是男人们的“专利”，她照样能干；
晒 场 上 的 筛 籽 、簸 糠 ，她 比 别 人 干
得好。

“三线建设”期间，父亲被选派到
襄渝线上担任民兵连副连长。那时，
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和大集体的人一
样参加“改河造田”的战斗，抬石头、搬
沙土。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干家务，既
要准备第二天的“伙食”，还要安顿好
猪和牲口。白天干活歇息间隙，母亲
和其他女同胞一样做针线活。干起活
来，样样不落。

土地到户后，母亲是家里的主体
劳力。妹妹已出嫁，我、妻子和弟弟都
有自己的工作，父亲因为是村干部经
常有公事在身，所以平时地里的农活，
只 有 母 亲 一 人 的 身 影 。 直 到 年 逾 古
稀，她仍要下田劳动。

母 亲 前 半 生 过 得 都 是 穷 苦 日
子。“大锅饭”时期都穷，靠挣工分从
生 产 队 里 分 粮 食 。 我 们 家 孩 子 多 ，
劳力少，每年都是“缺粮户”，分到的

粮 食 未 达 到 平 均 水 平 ，日 子 过 得 紧
巴 自 不 必 说 ，但 母 亲 总 能 想 方 设 法
做 到“ 比 下 有 余 ”。 在 那 个 年 代 ，母
亲 想 方 设 法 弄 到 吃 的 ，不 让 我 们 饿
着 。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大 多 有 饿 肚 子 的
记 忆 ，但 我 们 没 有 。 母 亲 还 有 办 法
挣 钱 ，过 年 时 少 不 了 给 孩 子 们 做 一
件 新 衣 服 或 做 一 双 新 鞋 。 我 们 小 时
候 的 衣 服 和 鞋 子 ，都 是 母 亲 亲 手 做
的 。 那 时 生 产 队 里 没 有 副 业 收 入 ，
但 供 销 社 却 会 收 购 各 种 土 特 产 。 记
得 母 亲 带 着 我 采 苍 耳 、掰 香 椿 芽 、拔
龙 须 草 …… 只 要 供 销 社 收 购 的 农 副
产 品 ，母 亲 都 会 尝 试 去 拾 掇 。 还 有
拔 柴 胡 、剥 构 皮 等 ，也 叫“ 打 山 货 ”。
由 于 母 亲 的 努 力 ，我 们 小 时 候 家 里
虽 穷 苦 ，但 基 本 不 缺 吃 的 ，衣 服 至 少
能遮体，四季有换洗。

我们兄妹三人上学都在谭家院小
学 ，我 上 初 中 时 学 校 就 改 成 七 年 制 。
学校离家有两里路，中午为了不影响
做作业，有时也会带点干粮，比如烧红
薯，母亲也偶尔给烧块馍。那时白馍
是奢侈品。小麦磨粉后的麸皮本来是
喂 猪 的 ，但 由 于 缺 粮 ，把 麸 皮 也 磨 成
粉。麸皮粉没有筋丝，不能擀面条，可
以烧馍，烧出的馍是黑色的，口感差。
母亲在麸皮馍外面包上一层薄薄的白
面，这样看起来是白馍，掰开了全是黑
乎乎的麸皮，像是豆沙馅。这样的馍，
既有了颜值，也增加了口感。在母亲
心 里 ，能 让 孩 子 们 吃 好 穿 好 、健 康 成
长，是她最大的幸福。

母亲没有上过学，没有接受过正

规的学校教育，但她懂教育、会教育。
她 对 子 女 的 教 育 浓 缩 在 浓 浓 的 母 爱
里，如同甘甜的乳汁滋养着我们。她
心疼孩子，再困难也不会让孩子们冻
着饿着，但从不娇惯孩子。她教育孩
子要懂得礼貌，勤劳善良，恪守规矩。
她对孩子的教育没有直白的大道理，
主要靠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她善于
鼓励，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善于类比，
启 发 孩 子 自 律 自 觉 。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母 亲 的 教 育 方 法 是“ 先 扬 后 抑 ”和
善 用“ 他 山 之 石 ”。 她 想 让 你 帮 她 干
点活，她就会说：“你做得好，帮我做
一 下 ！”“ 你 手 巧 嘛 ，把 这 个 收 拾 一
下！”“你勤快，帮我跑个路！”她用先
表 扬 的 方 式 ，来 激 发 你 劳 动 的 积 极
性 ，而 且 你 还 得 干 好 ，不 然 对 不 起 给
你 戴 的“ 帽 子 ”。 当 听 到 有 人 议 论 别
人 家 的 孩 子 有 出 息 或 者 有 什 么 过 错
时，如果我们在场，她就会说：“我们
家 的 娃 也 做 得 好 ”或 者“ 我 们 家 的 娃
不会这样的”。

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
就经常说他是什么样的人。这其实是
一种非常智慧的育儿方法，核心在于
通过积极的语言来引导孩子成长。这
些积极的语言宛如一束束阳光，能滋
养孩子的内心，帮助他们慢慢变成更
好的自己。当我们犯错误时，母亲也
会批评和惩罚，但从不唠叨，而且惩罚
有度。她很少打孩子，打孩子也只是
为了吓唬一下，让你长点记性。母亲
的教育方法不是学来的，而是纯洁的
母爱使然。事实证明，母亲的教育方

法是正确的、科学的，母亲是一位真正
的民间教育家！

我长大后有幸当了教师，在一辈
子的教育生涯中，母亲对我的影响非
常大。我也常常鼓励学生，也适时地
利用“他山之石”来启发学生自觉或提
醒学生鉴戒。我在工作中坚持以身作
则，少灌输、不唠叨，多鼓励、少批评，
一 直 享 受 到 家 长 与 学 生 的 尊 重 和
拥戴。

母亲没有上过学，除了能认识自
己的名字，其他的汉字基本不认识，所
以读书看报与她无缘。母亲的全部寄
托和希望就是孩子。她前半辈子主要
关注的是儿女们的吃穿；后半辈子儿
女们长大成家立业，随着改革开放日
子好起来了，她的最大愿望是儿女们
能够平平安安，并能多陪陪她，同时帮
儿女们带孩子。儿女们长大成人了，
按说母亲能少操点儿心了，但她的心
全部在儿女身上，时时牵挂着儿女们
的冷暖和幸福，天天盼望着哪个能回
家看看她。不管谁回来，她总要提前
给准备点儿好吃的，走时一定要让带
上一些。吃饭的时候，她总要不断地
给你碗里夹菜，好吃的尽量让你多吃
点儿。每当如此，我总觉得难为情，因
为还有父亲在场，但又不想驳了她的
盛情。

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她就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母亲的一生
又是伟大的，她的勤劳、她的善良、她
给予儿女们的母爱，永远闪耀着人性
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世间风物万千，总有一隅，以沉默
之姿承载着千年岁月。从北岭子到汉
江边的红星桥，仅仅是一条山沟，因一
沟两岸常年鲜花盛开，春光常在，人们
称之为长春涧。后来，人们修建了长
春、观澜、邀月、临江四座古桥，“桥儿
沟”的名字便由此而生。

秦风苍苍，一如汉水汤汤，千载奔
流不息，淌过秦岭巴山的烟雨朦胧，沟
沟壑壑，绵延不绝。楚风悠悠，沿着汉
江上行，顺着桥儿沟向上爬，如云，如
雾，如纱，桥儿沟笼罩在一片白色的氤
氲中，天地万物浑然一体。685 米古街
依沟谷而建，456 级青石板台阶蜿蜒
向上。

明朝弘治十二年进士罗循的琅琅
书声，嘉靖八年状元罗洪先轻轻走过
的身影，林则徐看望同窗进士卫如玉
后留下“禁止鸣锣”的招牌，去往上任
途中因清朝灭亡又回到白河修建的周
家台子，白手起家兴建庞大产业的耿
氏兄弟……这里的一砖一瓦、一阶一
窗，都藏着爱恨情仇，这些风物是沉淀
千年的文化根脉。

现 已 建 成 白 河 博 物 馆 的 那 座 建
筑，曾是严一青为防卫匪患修建的官
仓。散尽家财的衷氏，留下了气派又
精 致 的 衷 家 院 子 。 衷 显 策 夫 人 义 赠
银两的故事，更是流传至今，成为佳
话。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衷氏三兄
弟忙了一天，早早睡去。半夜，巡逻
的官兵“抓贼啊”的喊声惊醒了大家，
只 听 得“ 咕 咚 ”一 声 ，有 人 跳 进 了 院
子。院里的伙计们闻声而动，拿住了
此人。门外敲门声响起，二房衷显策
夫人说：“饥饿起盗心。这么寒冷的
夜晚上出来，必定有难言的苦衷。”她
连 忙 让 下 人 将 那 人 藏 进 木 缸 中 。 官
兵前来询问：“可有贼人进入？”夫人
道：“只听得喊捉贼，并不见贼人。”官
兵里外转了转，没见异常便走了。夫
人不仅管了那贼人一顿饭，还送了他
银两。

1932 年秋，白河战乱。战乱中，一

个小头目跪在衷家大院的路外，不让
手下人入户骚扰。他又询问衷显策哪
些是他们的房屋，衷显策随手一指说

“这些都是我们的”，使得周边的罗家
大院、耿家大院等幸免于难。

在桥儿沟中段北城门内侧，有一
块摩崖石刻，上书“赵公德政石”，笔力
遒劲，勒石较深。赵公本名赵以鐇，清
康熙四十年（1701 年）调任白河知县，
时年 61 岁。他到任后，深入体察民情，
颁布政令，鼓励耕织，发展商贸，并将
当年的俸禄拿出来替百姓缴清了历年
所欠的税赋。当地老百姓感恩戴德，
将他的名号恭入祠堂。善良且懂得感
恩的白河人，在山崖上刻下“赵公德政
石”，以颂扬他在白河的政绩。历史长
河总是缓缓向前流淌，只有那些一心
为了大众、为人民谋福利的名字，不仅
被刻在石崖上，更会被镌刻在人民的
心中，一代一代传颂。

走进桥儿沟，屋檐下挂着红灯笼、
辣椒，或者一把风干的薄荷。木板门
已经失去木质的颜色，呈现出光阴的
旧色。那精致的斗拱飞檐、雕花的窗
棂，都浸透着岁月的平平仄仄。随便
叩开一扇斑驳的大门，热情的桥儿沟
人总会邀你进屋。你恍惚中似乎看到
养育自己长大的父亲、母亲在屋里走
动的身影，想起那远去的旧时光与血
脉相连的亲情。

伫 立 在 桥 儿 沟 头 北 岭 子 的 石 阶
上，回望千年檐角楼影。旧时光的温
润和新时代的壮阔交相辉映。风还是
和当年一样徐徐拂过脸颊，挟裹着汉
江的湿润和草木的清香。耳边是一浪
接一浪的车水马龙向前翻腾着。桥儿
沟将走向何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
以善为风骨，以爱为血脉，方得乡愁永
续，传承千年。

天上月明星稀，桥儿沟安静从容。
石板缝隙的青苔已苔花点点，墙根的
小虫窃窃低语。那些从心底酿出来的
岁月本色，一如长春溪的水，缓缓向前
流淌。

风雨桥儿沟
□  蒲小茶

时光里的精剪故事
□  陈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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